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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李乡旺说，不懂的地方就只有边

干边学，边学边干。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寻找治理的

方法，他们从最基本的情况开始调

查，从红河州江边 246 米的海拔开

始，一直到开远市碑格乡 2700 多米

的海拔。他们针对不同海拔、坡

度、坡向，不同土壤、地形条件，

不同原生、次生植被类型等进行了

认真的调查与监测，最终收集了一万

多个数据。

“有时为了获取一个准确的监测数

据，在野外一待就是一整天。从一个

基地到另一个基地，没有交通工具就

跳上农用手扶拖拉机，颠簸着往石头

山里赶。”李乡旺说。

当地人从反对到欢迎

“建水县的一块石漠化山地几乎没

有植被，刚开始，与当地林业部门和

村民交流在石头山上种树的想法时，

他们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当地林

业技术推广的专家甚至站出来反

对。”李乡旺说，由于林木生长慢、

林业生产周期长，许多试验从育苗到

造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是

在石漠化的地方造林。个别急功近利

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此也流露出不屑一

顾的态度。

经查阅资料，李乡旺发现，300多
年前这一带是森林，据此，他坚信，

经过治理森林可以被恢复。

随后，他们找来当地原有树种和

引进的外地树种，在实验地里进行栽

种对比，看哪种在石漠化地区长得

好、长得快。经过3年的精心选育，石

头地里栽种实验的树种眼看就要有成

果时，他和团队却遭遇到了干旱和寒

潮的打击，试验地里的许多幼树渐渐

失去了生机。

“眼看着研究多年的成果毁于一

旦，当时也很灰心。”李乡旺说，但想

到当地林业部门和群众的期待，他只

能咬着牙坚持。

后来，他们试种了一种叫“白枪

杆”的本地树种。经过七八年栽植，

它的耐寒性、耐旱性以及在贫瘠少土

的山地上的生长能力都优于其它品

种。当看到他们在石漠化地区的实验

地里种出长势较好的树木时，当地干

部群众欣喜不已，积极推广种植。

除了发现“白枪杆”树种，他们

在开远市碑格乡左西果村，还发现了3
棵滇杨树，经过不断选育形成了优良

品种，后被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认

定为优良无性系。

通过推广种植当地的乡土树种和

引进的树种，很多石漠化地区绿了起

来。可乔木树种众多，又让李乡旺有

了一种担忧：种植同种类型的树种引

发病虫害的机率较大。

对此，他又开始了不同树种组合

种植的研究。最终从 50余个乔灌草种

中筛选出了符合当地气候土壤特点、

既耐旱耐热又耐寒的乔灌草种，摸索

出了不同树草种的育苗、造林方法，

并研究出多个适合不同地方、不同环

境条件下的石漠化治理模式。

在有关县 （市） 林业局领导及技

术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协作下，他们的

研究成果从开远、建水向蒙自、弥勒

辐射，推广面积达 80 万亩，一片片

白花花的石头山逐步变成了满目苍

翠的青山。

“以前当地的老百姓不相信石头山

里能长树，都不愿种，现在看到石头

山里长出了草、种出了树，他们的种

植积极性提高了。”李乡旺欣慰地告诉

记者。

面对成绩，他却说：“这得益于

学校、团队及红河州有关部门的积极

支持。”

在工作中，令李乡旺最高兴的是

有一群“知心换命”的“战友”——除

了参与到石漠化治理中的一个个学校

同事，还有 20年来一直跟随着他奔波

在山里的妻子和基层林业部门的同

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我一个

人什么都做不了。”他说。

“做了20年还远远不够”

“他是一个死脑筋，退休后不愿意

接受高薪聘请，也不愿意去开办公

司，就只想着教书育人、治理石漠

化。”李乡旺的老伴陆素娟说，而这一

坚持就是20多年。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做石漠化治

理为什么要做20多年？我觉得20多年

还远远不够。”李乡旺说，有些树种，

可能要 20多年才能摸清楚特性，因为

石漠化治理不像工业生产有标准件，

只能因地制宜不断地去摸索。

以前石漠化治理被列为课题需要

完成，后来李乡旺觉得除了做课题

外，推荐实验成果很重要。

以前，由于一片光秃秃的景象，

途经这里的领导曾责问当地“你们开

远就长不出树来吗？”如今，往开远市

盘江坡向远处望去，5万亩人工林已将

原本白花花的石漠化山头盖住，昔日

的石头山披上了绿装。曾经干热瘠薄

的裸露石山变得郁郁葱葱、生意盎

然。这让李乡旺很是欣慰。

可有些事也让他很担忧——

推广种植的区域，好不容易长出

来的树木，因当地管理不好，加之贫

困山区群众的保护意识差，一些树木

遭到毁坏。

一次，他们栽种的 300多亩实验

地，因村民不小心引发的一场火灾，

把历经4年多栽种并即将验收的成果毁

于一旦。

“我们在碑格乡种植了 1万多亩，

目前成林的仅有几千亩。”李乡旺

说，他下去看后，发现所育的苗多是

独根苗，加之种植技术不过关，成活

率较低。

“这么辛苦值得吗？”记者问李乡旺。

“这些年除了在课题中报销差旅

费外，我没有得到一分钱。但是当看

到一座座光秃秃的石头山披上绿装

后，我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李乡旺说，现在是人为地把一

些树种组织在一起，如果能做出贴近

原始生态的林木组织，效果可能会更

好。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近顶级模

式”的研究。

“目前我年龄大了，只能力所能及

地参与一些课题，很多想法只能提出

来，具体实施还要靠基层的林业人员

和群众。”李乡旺说。
本刊记者 鲁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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